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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澳門到北京宮廷

*董少新（1975-），遼寧寬甸人，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後。本文為作者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第 13屆（2005-2006

年度）學術研究獎學金所提交的研究論文之一。

清前期西醫入華與京澳關係

澳門是中國最早接觸和流行西洋醫學的地方，也是西洋醫學傳入中國的一個重要橋樑。為了滿

足中國皇帝對西醫西藥的需求，澳門耶穌會、議事會以及其他西洋人曾多次向北京派送西洋醫生，

並長期向宮廷供應西洋藥物，以此向中國朝廷表示順從，並謀求皇帝對在澳西洋人的好感，以保障

西洋人在澳的商業和宗教地位。本文考查了首位西洋醫生進宮行醫的過程，考證了第一位學習西醫

的中國御醫與澳門的關係，還考查了澳門向宮廷輸送西藥的情況，試圖揭示西醫入華在京澳關係方

面所扮演的角色。

首位宮廷西洋醫生盧依道

至康熙朝中期，滿清政府統治中原的合法性已

經確立，漢人的反清復明活動、三藩之亂以及各種

邊疆叛亂等，都已被鎮壓平復。這時，清朝的統治

政策開始由武力征服逐漸向和平治理轉變。在這樣

的背景下，康熙皇帝開始重視醫學，冀望醫學給他

本人、皇室成員以及所有國民帶來健康和長壽。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皇帝諭太醫院官曰：

朕研究經史之餘，披閱諸子百家，至黃帝素

問內經諸篇，觀其意蘊，實有惻隱之心，民生疾

苦，無不洞矚。其後歷代醫家雖多著述，各執意

見，若難經及痘疹諸書，未能精思極論，文義亦

未貫通，朕甚惜之。當茲海宇昇平，正宜懷保吾

民，躋春臺而登壽域。爾等可取醫林載籍，酌古

准今，博采群言，折衷定論，勒成一書，以垂永

久，副朕軫恤元元至意。（1）

葡萄牙人得以長期在澳門居住和貿易，是得到

了中國朝廷的准許。一旦朝廷對葡人的表現不滿

意，便隨時有可能將他們驅逐出中國。中國政府威

脅驅逐葡人或者關閉關口以終止貿易、切斷供給的

事件，在澳門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所以澳門葡萄

牙政府需要想盡一切辦法與中國朝廷搞好關係，取

悅朝廷，這樣才能確保其居住澳門的權益。澳門葡

萄牙人政府取悅朝廷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晚明時

曾多次派遣葡兵攜帶軍火北上，協助明朝政府抗擊

韃靼人的入侵；入清以後，葡萄牙人獲得恩准，得

以在澳門繼續居住，而且在遷海期間也得以豁免內

遷，為了答謝清政府的這些恩典，澳門葡萄牙政府

多次派遣使節，前往北京宮廷，獻以厚禮，表示順

從和效忠。由於自身或者皇室成員的健康原因，康

熙皇帝曾多次命廣東地方官員向澳門尋醫問藥，而

澳門議事會及教會也樂於配合，數次向朝廷推薦西

洋醫生，並進貢藥物。這樣，在澳門與中國宮廷之

間，形成了一條西醫入華的線路，敘寫了一段中西

醫學文化交流的特殊史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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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一邊命太醫整理傳統醫學，另一方面，則

向當時在宮中服務的西洋傳教士瞭解西方醫藥學知

識，康熙認為既然歐洲的數學如此精准，那麼其醫

學也應該是很先進的，因此若能向宮中引進一些西

洋醫生，將對中國醫學的發展有好處。

這一年夏秋之際，康熙所鍾愛的皇四子胤禛

（即後來的雍正皇帝）和他敬愛的太皇太后先後患

病。這讓康熙十分焦急，當時在行宮中的皇上“星

夜回鑾”，並“親視進藥”。（2）儘管經過御醫診治，

四皇子和太皇太后最終得以痊癒，但康熙仍趁此機

會，向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神

父詢問，在華西洋傳教士是否有懂醫學者。據《熙

朝定案》載：

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十二日，上諭大

學士勒德洪、明珠：今南懷仁已有年紀，聞香山

澳尚有同南懷仁一樣熟練曆法等事才能及年少

者。爾等會同禮部問南懷仁，是何姓名，舉出具

奏；又有善精醫業者，一併具奏。至十三日，大

學士勒、明同禮部尚書杭，持十二日上諭與南懷

仁看，隨詢問見在香山澳、熟練曆法及善精醫業

者有幾人，並係何姓名。南懷仁答云：熟練曆法

者，僅有一位，姓名安多；若善精醫業者，不知

尚有人在否。（3）

經驗豐富的南懷仁神父敏銳地感覺到，向中國

宮廷派遣一位醫生將對傳教事業大有裨益。於是，

他於 1685年 8月 1日致信羅馬耶穌會總會長查理．

德．諾瓦耶（Charles de Noyelle），傳達了中國皇

帝想招請一位歐洲醫生的資訊，呼籲儘快派遣傳教

士醫生來華，並希望寄一些新出的醫學著作；南懷

仁在信中深入分析了這一舉措對中華傳教事業的重

要性，並將“醫學傳教”與“數學傳教”進行了對比，

認為派遣傳教士醫生來華、開展醫學傳教是唯一能夠

促進天主教在華事業並鞏固其根基的方法。（4）這是

醫學傳教首次受到這樣的重視，預示着西學東漸的

中心內容即將發生轉變，即由天文學轉向醫學。事

實上，康熙朝後三十年，不斷有西洋醫生來華，形

成了一個西醫來華的高潮，其給天主教在華傳播帶

來的益處或已超過天文學和數學。而此後澳門除了

繼續向宮廷輸送天文學傳教士外，開始向宮廷選派

西洋醫生。南懷仁神父還“身先士卒”，為皇帝介紹

西方藥物，保存至今的有〈吸毒石原由用法〉一文，

以向康熙介紹小西洋著名藥物吸毒石的來源、藥性

及用途（5），從而揭開了康熙朝西醫入華的序幕。

同時我們注意到，當時在廣州和澳門的確有西

洋醫生行醫，例如方濟各會艾腦爵（Blasius García,

1635-1699）修士，南懷仁神父對此不會不知道，但

他並沒有向康熙皇帝推薦艾腦爵修士，這主要是因

為耶穌會與方濟各會之間是一種矛盾和競爭的關

係。南懷仁給耶穌會總長的信中希望能夠儘快派遣

傳教士醫生來華，並說：“如果我會不儘快滿足皇

帝的這個願望，同樣傳教於此的其他修會，如方濟

各會，多明我會，奧斯定會，以及一些新的教士和

法國教區神父們，將得到這個良機，並將由此涉足

於宮廷之中。如果他們進入宮廷，將對我們造成很

多障礙和困難，因為來自於不同組織的人們，永遠

不會服從於同一總會長的領導。”（6）

但是對於南懷仁的呼籲，歐洲方面並沒有作出

積極的回應。 1686年，康熙皇帝派遣意大利耶穌會

士閔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38-1712）神

父帶信前往莫斯科，以協調中俄兩國之間存在的分

歧，閔明我神父此行另外一個目的，就是為皇帝尋

找一名西洋醫生，並將其帶到北京。（7）受耶穌會日

本教省會長之命返回歐洲的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曆山

（Alessandro Cicero, 1636-1703）神父這時也在羅

馬。一位羅馬青年前來投奔羅曆山神父，希望後者

能夠帶他前往日本傳教，那是他從小的願望。這位

青年名叫依茲道魯．盧西（Isidoro Lucci），來華後

取漢名盧依道。他曾在十年前，即 1678年學習過醫

學，但是由於後來專心於神學學習而放棄了醫學的

學習，沒有獲得醫學學位。羅曆山神父並沒有馬上

答應他的請求，而是請示了來自葡萄牙的助理主

教；後者認為，既然這位青年曾經學習過醫學，倒

是可以推薦給閔明我神父。這樣的安排與盧依道從

小的願望不一致，但他還是接受了這一安排。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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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於 1689年在羅馬獲得了哲學、神學和醫學博士學

位，9月7日加入耶穌會。1690年2月，盧依道從里

斯本乘船東邁，於 11月 2日抵達果阿。閔明我囑咐

盧依道要在果阿耶穌會醫院實習，但是很可能由於

盧依道仍想前往日本，所以並沒有到醫院中實習。

1691年 7月 15日到達澳門。他成為第一位以醫生身

份來華並準備效力宮廷的西洋醫生。

澳門的耶穌會神父們得知閔明我神父派遣了一

位傳教士醫生，儘管他們對閔明我的這一舉動表示

讚賞，但是沒人敢允許這位醫生進入中國，尤其不

敢批准他進入中國宮廷。他們對派遣醫生進京的利

弊做了仔細的分析。有利的方面是，可以取悅康熙

皇帝，從而為傳教事業帶來好處。醫生到宮廷後可

以給皇帝講解西醫知識和歐洲的處方方式，以便滿

足康熙皇帝的求知欲。如果不把盧依道派去，則這

樣的機會就將被法國傳教士和其他修會的傳教士抓

住，葡萄牙保教權下的傳教事業將受到影響。但派

遣盧依道進京也可能產生不良後果，因為儘管他是

一個很小心謹慎的人，但為人治病並非一件可以穩

操勝券的事。若皇帝生病，一旦治不好，或者皇帝

病死了，即使並非治療之錯，也會帶來災難性的後

果。可見，澳門方面對向宮廷派遣醫生一事，進行

了多方面的考慮，並且因為此事或可關係到天主教

在華傳播的前途以及西洋人在澳門的地位，所以澳

門方面採取了保守的措施，他們決定隱瞞歐洲醫生

已到澳門的消息。

這樣 1691年 10月 15日羅曆山主教返京時，祇

與前來迎接閔明我的葡萄牙傳教士蘇霖（ J o s é

Soares ,  1656-1736）和李國正（Manuel  Osório,

1663-1710）二神父返回。他們一到北京，皇上馬上

問蘇霖神父，是否有醫生一起來京。當得知沒有

時，皇上很惱怒，對蘇霖說：“我已經見過你了，

你沒有必要來此。”這使蘇霖倍感痛苦，便解釋

說，已經有一個醫生抵達澳門，但他尚是初學者，

按照慣例要在澳門見習一段時間；況且他初來不

久，需要學習這裡的規矩和習慣後才可前來効力。

起初康熙對蘇霖的回答表示滿意，但幾天後仍

要求馬上把這位西洋醫生帶到北京。在京神父們也

逐漸看到，法國神父已經開始把握住了這個機會，

為皇上講解西醫知識、翻譯醫學著作和給康熙配製

西藥。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時任中國副省會長的葡

萄牙神父徐日昇便給澳門寫信，命盧依道即刻來京

效力。當時康熙帝對西洋放血療法很感興趣，儘管

那時他已經對該療法有了一些瞭解，但仍希望宮中

能有一名放血師。為了滿足康熙帝這一要求，澳門

方面決定，派遣在歐洲人中長大的中國醫生若奧．

巴蒂斯塔．利馬（João Baptista Lima，關於此人的

考證詳見下一節）與盧依道一同進京。他們於 1692

年 3月 12日出發，在廣州期間在方濟各會伊大任主

教的主持下領受神父神品；隨後由廣東官員派遣差

官伴送入京，一路費用均由官出，同年 6月 12日抵

達北京。康熙聽到醫生一行已經上路，非常高興，

派遣兩位官員分道前往南京、南昌府遠迎。

盧依道神父帶着利馬醫生到達北京後，康熙帝

馬上對他們的醫術進行了考察。他們被康熙帝召見

入宮，讓他們為他把脈，並詢問了自己曾患過的一

些病症的病因和治療方法。次日再次召他們入宮，

讓他們將前一天所回答的情況寫下來，然後與法國

神父們所做的診斷相對照。為了進一步瞭解盧依道

的醫術，康熙帝命他為一名患有子宮疾病的婦女治

療；神父成功地將其治癒。這次治療為他贏得了皇

上和宮中大員的讚譽，甚至將他的醫術誇大，說他

祇給病人切切脈，病人馬上就康復了。利馬醫生給

患潰瘍、瘰鬁和其他重病的人治療，也獲得了同樣

的名譽。康熙曾規定，未經允許，他們不能治療其

他任何人。儘管如此，慕名前來求醫的人使北京學

院門庭若市，其中不乏王公貴族。他們曾為康熙第

九子治好腮腺炎，這使他們更加受寵。當時九皇子

的腮腺炎已經非常嚴重了，膿腫達到了耳旁。宮廷

中所有內科、外科醫生都不敢施治。利馬建議用燒

紅的鐵器將膿腫刺破，這樣的治療方式使宮中所有

人都不寒而慄，皇子更是無膽接受這樣的治療。最

後因為病情嚴重惡化而又無人能治，康熙不得不把

他交給利馬，並由盧神父協助治療。利馬給皇子做

完手術後，回到學院。深夜有人來叫他們急赴宮

內，因為皇子不省人事了。皇太子嚴厲訓斥了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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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醫生，尤其是利馬，說他“沒有履行職責，直

到現在為止所進行的治療都沒有甚麼價值”。但是

經過盧神父的診斷，皇子並無大礙，祇是受驚過度

而已。不久，皇子果然痊癒了。從此康熙皇帝對利

馬非常尊敬，並讓他給一些高級官員治療疑難病

症，甚至他本人的病，如腰痛等。

康熙很器重利馬，曾殺了一頭老虎並將虎爪賜

給他。在宮廷中，利馬的醫術顯示出他是一名合格

的醫生。北京的耶穌會士評價道：“他有長期的行

醫經驗，有很多好的藥方，能妙手回春；他處事泰

然自若，從不畏懼任何疑難雜症。”盧依道和利馬

在北京出名後，不僅很多中國官員前來求醫，就連

耶穌會士郭天爵（Francisco Simões）也專程前來找

他們治病，只是他的老毛病並沒有被治好。（8）

但是盧依道神父此後的幾次治療效果都不盡如

人意。一次，皇帝的一個堂兄弟病了，他馬上命盧

神父前往治療。神父給他服了一劑發汗藥，到了早

晨病情已經有了好轉。然而，皇上的叔叔祇相信中

醫，雖然對皇上派來西洋醫生很感激，卻不想將兒

子交給他治療。幾天後，患者病情再度惡化，皇上

又讓盧神父治。盧神父建議病人服一劑灌腸劑，但

他的父親仍然拒絕這樣的療法。患者的病進一步惡

化，發燒很厲害，開始說胡話了。盧神父和利馬醫

生再次受皇上之命為患者治療，但他們認為為時已

晚了。盧神父採取放血療法，但並沒能挽救其生

命。病人在瘀斑或傷寒丘疹褪去後死了。此事之

後，流言四起，有說是歐洲醫生的藥把人治死了。

幾個月後，皇上又命盧神父為他的一位親戚治病，

同時命另外兩名中醫生一起治療。這位貴族患者同

樣傾向於服用中藥，十幾天後病故了。人們又開始

紛紛議論，說是西醫把人治死的。但據盧神父自己

說，病人根本沒有服用他的藥。如果病人按照他的

方法進行治療，應該不會死的。不久後，康熙再次

給盧神父機會，讓他治療一位患病已久的官員。盧

神父給病人開了一些藥，然而並不見效。當皇帝派

人詢問病情是否好轉時，這位官員說和以前一樣，

並未見絲毫好轉。康熙於是命盧神父中止對該官員

的治療，不准其繼續行醫。

盧依道將屢次治療不利歸因於中國人對醫學的

錯誤觀念。盧依道在宮內多次接觸到了中醫。他根

據對中醫的直觀瞭解，從處方、治療、醫事體制和

醫生地位等方面抨擊了中醫。一次皇上命他去給一

個王侯的太太治病，盧神父本不想從命，因為他知

道已有多個中醫生給她治療過了。他認為這一情況

是在中國行醫的一大困難，因為中國人對藥物十分

迷信，又特別珍愛自己的健康，故不管甚麼藥，祇

要被說成是有效的，都會服用，而不顧當天已經服

用了其它藥物。事實上每一種藥物都有其特殊性，

不同藥物間有可能是相互抵抗的。他瞭解到中國醫

生將有效驗的藥方秘而不宣，並不是根據疾病而開

方，而是根據銀子開方。對於熬製中藥的方式，他

感到很不科學；而西醫中常見療法，如服用瀉藥、

放血療法等，中醫生一無所知。在中國，一些人昨

天還是石匠，今天就有可能成為醫生。如果醫生治

好了一些小病，便可得到很高的評價，其所使用的

藥也被稱為神劑；而如果治療不好，無論以前治療

過多少疑難病症，也會被說得一文不值。從總體上

來說，中國醫生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在這樣的環境

下，一個西洋醫生，按照歐洲的方式，在中國是不

敢給人治病的，尤其是不敢在北京給皇上治病。

應該說，盧依道的批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

是他在宮廷行醫的失敗也有他自身的原因。首先，

盧依道的醫術並不高明。他於 1678年學習醫學，但

是當時並沒有獲得醫學學位。後來是因為受命前往

中國宮廷行醫，才臨時補習醫學課程，在不足一年

的時間裡便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所以他的這個學

位的含金量是值得懷疑的。而且，他在實踐經驗上

顯得嚴重不足；他沒有聽從閔明我的建議在果阿耶

穌會醫院實習，而由於皇帝急於將其召入宮，所以

他在澳門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實習他的醫術。其次，

盧依道不懂中文和滿文，對中醫和中國文化、生活

習慣認識不足，所以他在宮廷行醫過程中，工作方

法上可能是欠缺的。中國人習慣於中醫的治療，對

西醫的信任是有一個過程的。而對此，盧依道往往

顯得沒有耐心。在這方面，中國醫生利馬比盧依道

更能適應環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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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3年 6月，康熙皇帝突然患瘧疾。 6月 13日

下午，盧依道神父被召入宮。皇上問他脈象如何，

是否有危險；盧神父回答說脈象有些紊亂但暫時還

沒有危險。當時所有的皇子都到齊了，情形非常緊

張。康熙問盧神父是否有治療此病的好藥。盧神父

回答說沒有卻病之藥，祇有一些恢復體力和精神的

藥品。皇上對這樣的回答並不滿意，留下前來為他

診治的其他人，而讓盧神父退下了。當時盧神父也

知道金雞納治療瘧疾的神效，可惜他手頭沒有該

藥，也不敢保證澳門就有。他沒有向皇上提及此

藥，因為考慮到一旦提及，皇上肯定會立即命人去

澳門要，倘若要來後因為藥材陳舊過期等原因，療

效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則後果不堪設想。

盧依道的猶豫使法國傳教士把握住了機會。

張誠和白晉獻上一種法國國王常發給貧苦患者的

藥粉。康熙不顧中國醫生的反對而服用了一些，

高燒當晚便退了許多，病情有了很大好轉。稍後

由法國傳教士劉應（Claude de  Visdelou,  1656-

1737）和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帶

來的一包金雞納徹底治好了康熙的瘧疾。洪若翰

在 1703年 2月給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懺悔師拉雪茲

（La Chaise, 1624-1709）神父的信中，詳細講述了

此事的經過。（9）

康熙病癒後，對幾名曾阻止他服用西藥的御醫

進行了嚴懲，將他們流放。而康熙皇帝最終也對盧

依道失去了耐心。1693年7月8日，盧依道被遣返，

第一位在京效力的傳教士醫生就這樣結束了其短暫

的中國宮廷行醫經歷。（10）盧依道於 9月 13日到達

澳門， 1694年前往交趾傳教， 1700-1710年擔任該

傳教區會長， 1719 年在交趾去世。（11）離開中國

後，盧依道專心傳教事業，再也沒有行醫。

盧依道的失敗並沒有如澳門耶穌會所擔心的那

樣，給傳教事業帶來災難，康熙帝也並沒有因盧依

道的失敗而改變招請西洋醫生的政策。利馬醫生決

意離開宮廷後，康熙命即將南下的李國正神父從澳

門再帶一名西洋醫生入宮，接替利馬。據1693年9

月26日澳門議事會一份檔記載：

來自北京的大人們（Taiens）向本議事會傳

旨說，中國皇帝命他們將席爾瓦（António da

Silva）帶到宮中，以代替利馬（⋯⋯）由於席爾

瓦已經成家，他向本市提出儘量幫助他的妻子和

孩子，以免他們生活無助。所有議事會成員一致

同意在 Silva 服務宮廷期間，每月支付給他們 3

帕爾多（pardaus）。（12）

但該外科醫生在宮廷中的情況我們現在還一無

所知。一直到了十五年後（1709），這個名字才又出

現，這時他已成為一名澳門市政醫生（cirurgião do

Partido da Cidade）。

在康熙朝的後三十年中，不斷有西洋醫生入宮

効力，據我初步統計，這三十年中曾在北京宮中行

醫的西洋醫生不下二十人。這些醫生中，有的是法

國傳教士，著名的有樊繼訓、羅德先、安泰等；有

的是屬於葡萄牙保教權下的傳教士醫生，如盧依

道、意大利醫生鮑仲義修士、羅懷中修士、葡萄牙

醫生魏哥兒等；還有的是外國使團醫生，如多羅

（d e  T o u r n o n）主教訪華使團的醫生布林蓋澤

（Bourghése）等。到乾隆時期，經澳門前往宮廷効

力的醫生以葡萄牙耶穌會士為主，如馬德昭、羅啟

明、張舒等。除了部分法國傳教士以及少數俄羅斯

醫生不是從澳門進入中國外，其他西洋醫生均從澳門

進入中國宮廷。經澳門向北京宮廷輸送西洋醫生的這

條線路，直到嘉慶朝才因為徹底的禁教政策而終止。

關於盧依道以後的宮廷西洋醫生，本文從略。（13）

高竹——在歐洲人中長大的宮廷御醫

隨盧依道一起入宮行醫的利馬醫生，是一位由

歐洲人撫養長大的中國人。他在北京取得了成功，

但是盧依道的長篇遊記中並沒有記錄這位醫生的身

世。從西文資料來看，利馬後來自己請求離開宮

廷，以便回家照顧他的妻子。方濟各會士余天明

（Ioannes Franciscus Nicolai da Leonissa）致西塞的

信（1693年 4月 9日，南京）中說：“皇上命令洪若

翰和劉應一起進宮廷的主要原因是，外科醫生利馬



140

歷

史

從
澳
門
到
北
京
宮
廷
　
　
清
前
期
西
醫
入
華
與
京
澳
關
係

文 化 雜 誌 2008

向皇上陛下請求允許他返回澳門，儘管皇上在宮廷

中已經賜給利馬住所，以便他可以和他的夫人一起

住在宮中。皇上對利馬發了很大的脾氣，對徐日昇

神父也非常生氣。幾天後，皇上便傳旨令洪若翰和

劉應入宮。”（14）利馬醫生以回鄉探親為由請辭，但

是康熙皇帝非常想挽留他，並賜給他一處住所，以

滿足他與妻子團聚的願望。不過利馬去意已定，康

熙無奈只好批准了他的請求。 1693年 7月，皇帝令

索額圖和李國正神父南下，前往廣州等候從歐洲返

回的閔明我神父。盧依道和利馬隨他們一同南還，9

月 13日到達澳門。此後康熙皇帝又曾傳旨利馬，希

望他能夠重新回到北京效力，可見康熙對利馬的信

賴程度。在方濟各會士余天明致閻當（C. Maigrot）

的信（1695年 9月 26日，南京）中提到：“皇上下

令，讓外科醫生利馬再次從澳門進宮服務。”（15）西

文資料並沒有提到利馬是否遵旨進京，但是在方濟

各會士葉尊孝（Basilio Brollo de Glemona）的一封

信（1696年 6月 6日，南京）中提到，利馬醫生有一

個箱子和其他物品存放在南昌府，並讓 C a r l o s

Amiani 神父經過南京時轉交給南京主教。（16）表明

利馬醫生可能並沒有遵旨入京，起碼沒有立即遵

旨，而在 1696年 6月之前，曾在南昌府。

西文資料顯示，利馬醫生與方濟各會關係密

切，可能是教徒，但肯定不是教士，因為他已結婚

成家。根據一封北京耶穌會士的信件稱：“儘管利

馬是中國人，但他是在歐洲人中長大的，在果阿、

巴達維亞、暹羅及其他地方生活過。”利馬很可能

是一名在傳教士資助下長大的孤兒。（17）但是這位學

習西醫的中國人到底是誰？他的中文名叫甚麼？他

有過甚麼樣的經歷？這些在目前所發現的西文資料

中很難找到明確的說明。

20世紀初，陳垣先生曾根據新會那伏高氏族譜

《高氏宗祖貴顯徙居捷錄》，寫過一篇文章，考證並

表彰新會鄉賢高嘉淇。（18）陳援庵先生的這篇文章目

前很少被學界提及。這裡將該文的主要內容轉述如

下，以證明高嘉淇就是利馬。

高竹（1659-1733），字嘉淇，號廣瞻，新會沙

堆那伏鄉南霞里人。父名日琮，字自珍，號娛石，

清廷贈敕正七品文林郎（文散官）。母湯氏。兄名聯

福，字嘉汝。弟名松。清初，朝廷為了切斷沿海老

百姓與臺灣鄭成功抗清復明隊伍的聯繫，於 1656年

(清順治十三年)頒佈了“禁海令”，凡距海 50里內

的居民全部遷走，界外的房屋什物一律燒毀，田地

不准耕種，漁船商舸不准出海，凡越出界外者立

斬。高竹四歲那年，即 1662年（康熙元年）二月，

移界詔令到了廣東，限令東起饒平，西迄欽州沿海

50里的居民內徙，並命大臣科爾昆、介山到廣東巡

視、督遷。新會瀕海之將軍山至崖門口為起點，縱

深入至荷塘與香山縣的古鎮為界外，被劃分界外的

村莊包括今之古井、沙堆、睦洲、九子沙、麻園等

大部分地區。高竹的家鄉那伏在遷移之列，他的父

母便攜帶着他們兄弟遷至會城，在東門內的親戚處

寄居一年，後建帝臨堂定居。高竹七歲那年，父母

帶着其兄弟遷往番禺亞胡村做工以維持生活，高竹

則留在古勞（鶴山）與親房牧牛。兩年後，父母見他

體弱多病，也接往亞胡村隨父母生活。1668年(康熙

七年)，遷民結黨造反，巡撫王來任向朝廷上疏，御

史楊雍建曾一日上九疏，有“直聲震朝野”之譽，王

來任又力請他上朝陳奏：讓遷民回鄉復業。朝廷欽

准，撤銷中路巡海大人，復設中路水師總兵於新

會，遷民遂得回鄉復業。

高竹一家回到那伏鄉重建家園，卻又遭土匪麥

亞保洗劫那伏鄉，把高竹的父母和村民一百六十多

人擄至黃梁都山巢，然後賣給澳門西洋人，西洋人

不買者便殺之，高竹之父日琮被殺，母贖歸，高竹

則逃離家鄉，流落在澳門街頭。那年，他祇有十

歲。有一天，過路的馬車掉了一個箱子，剛好被高

竹拾到，並追還給失主。失主是位西洋人，他見這

孩子誠實可愛，詢問其身世。高竹向那西洋人訴說

了自己的苦難。那西洋人同情他，便帶他到暹羅

去，與自己共同生活。高竹在泰國一住就是十六

年，這期間，他潛心學習西洋文化和西醫醫術，終

於成為一名醫生和天主教徒。

1680年，天主教方濟各會任命伊氏為在中國的

陸方濟主教之輔理主教，葉氏、余氏為教士。 1683

年他們來華前，曾在泰國居留了一年才來中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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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在泰國結識了伊氏等人，並隨他們抵達廣州。不

久，高竹便回家鄉新會那伏鄉探親，他料不到母親

從土匪那裡贖回之後，又被歹徒害死。他悲痛欲

絕，抱着門前的老龍眼樹痛哭。1684年10月29日，

陸方濟主教病逝，華南代牧區之權，交給伊氏。高

竹接訊，在家鄉與兄弟相聚一段時間後，復出廣

州，並隨伊氏、葉氏往江南、浙江、湖廣、 廣西等

地從事傳教活動。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他回

到新會，在會城豬糠巷定居,開設醫館，對平民施醫

藥、治疾病，採用西法，名傳遐邇，事聞於省城。

1689 年（康熙二十八年），他到了而立之年，於是

娶沙崗林氏女為妻。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安多奉

命到廣東迎接閔明我出使歸國，並尋找精通天曆的

西人到京。安多打聽到高竹精於醫學和西洋學問，

便帶高竹回京，入朝養心殿，晉見康熙皇帝，授欽

天監天文學候選博士。他先在順天門居住，後遷東

華門外乾魚胡同近朝房居住，便於每日入大內診

病。不久，擢陞為養心殿御醫。高竹在朝效勞近二

年，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四月），朝廷欽准高竹

回鄉省親。他回到會城後不久，在濠橋街上街建屋

居住，在金紫街開辦“地利削”教會 。這“地利削”

是天主教傳入新會之始。當時大學士拉實送有題為

“譽騰中外”及海關大員送有題為“品草皇家”的匾

額，都懸掛於居室。此後，朝廷屢召高竹上京，他

不願從命，就多次求省督撫和海關各大人為其上

奏，後獲准在鄉終養。康熙五十一年（1712）御賜

“天臺碩彥”四字，誥欽天監博士，留任養心殿御

醫。高竹在會城所創建的天主教堂，雍正年間奉詔

毀除，改為古岡義學，後又改為邑城公立學堂。

高竹在新會當地被稱為“高老番”。粵俗以外國

為“番”，當地人以為高竹久處外洋，又習西醫，故

稱此名。高竹曾為康熙的太后治療乳瘡，獲賜“金

特”，令其以圈官荒之地為食邑；高氏性高潔，不

忍以金特圈民地，而將其置於高崗。長期以來，鄉

人以其地屬高氏，不敢上崗砍柴。據鄉人稱高竹墳

上立有十字架，高氏祠堂供有寶石，相傳即當年用

以治癒太后乳癌的藥物，高氏子孫視為寶物。陳援

庵先生認為這祇不過是一種硫酸銅礦物而已。由於

說是為太后治療乳瘡，語屬不雅，所以對他的事蹟

文獻上缺少記載。應陳援庵先生所請，鄉人還將高

竹的遺像寄給他看，由像上說明得知高竹的字為嘉

淇及任養心殿御醫。陳援庵先生認為，高氏“為吾

國人習西洋醫術者之祖也”。

將陳援庵先生的研究與前引西文資料相對比，

可以斷定利馬即是新會高竹。將高竹從泰國帶回澳

門的伊氏、葉氏、余氏，分別是受羅馬教廷傳信部

派遣於 1 6 8 4 年入華的方濟 各會士伊大任

（Bernardino della Chiesa）、葉尊孝和余天明。從

他們在南京寫的信可以看出，他們到中國後仍一致

與高竹保持聯絡。中文資料詳細記載了高竹身世、

其行醫傳教經歷，以及所受皇帝的恩惠。西文資料

則比較詳細地記載了他在宮廷中的治療案例，以及

其與方濟各會、耶穌會之間的關係。西文資料表

明，高竹除了在新會行醫外，也在澳門行醫，服務

於澳門議事會，並且為議事會所派遣入宮。那麼高

竹到底為何辭去宮中優厚的職位而返回鄉里？據一

位北京耶穌會士說，高竹很愛私利，“重銀子而不

重好評和榮譽。他發現在宮廷中行醫雖然所見到的

都是大人物，但並不能賺大錢。”（19）這一推測不合

道理，若想賺大錢，沒有比在宮中行醫更容易達到

目的的了。耶穌會士的這一評價似乎有詆毀之嫌，

這時高竹可能與宮廷耶穌會士們之間的關係變壞。

其執意離開宮廷很可能與方濟各會的安排有關。方

濟各會傳教士絕少有在宮廷中效力者，他們奉行的

是一條下層傳教路線。而在下層百姓中傳教，方濟

各會更需要高竹這樣的掌握醫學知識的本國教徒。

中西文資料均記載高竹在暹羅學習西醫知識。

早在 1511年，葡萄牙人就到達了暹羅，不久便有多

明我會傳教士從麻六甲前往那裡傳教。 1626年，首

批耶穌會士到達那裡。西方人在暹羅也開辦了醫療

機構，開展行醫傳教事業。 1676年，一位耶穌會士

醫生在暹羅獲得政府認可，在國王建立的醫院中行

醫，成為首位獲得認可的歐洲醫生。（20）高竹在暹羅

期間或許與這位耶穌會士有聯繫。尚有一事不明，

即高竹在澳門遇到的教士是誰？是誰將他帶到暹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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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些問題恐怕要進一步發掘西文史料才能得到

答案。無論如何，陳援庵先生的結論是勿庸置疑

的，高竹是中國人學習西洋醫學的先驅，而他得以

與西醫結緣，是與澳門分不開的。

經澳門向中國宮廷輸送的藥物

在西醫經澳門傳入宮廷的這條途徑上，不僅向

宮廷輸送西洋醫生，而且也長期向宮廷供應西藥。

康熙皇帝對西醫西藥甚感興趣，曾命法國耶穌會士

白晉和張誠在宮中建立一個炮製西藥的作坊。康熙

也經常就一些西藥的藥性、何病該用何藥醫治等問

題，詢問宮中的西洋傳教士。一旦他發現宮中缺少

甚麼西藥，便會派人到廣東澳門尋找。澳門是當時

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最為密切的地方，無論西方的

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明，幾乎總是先傳到澳門。而

皇帝命人到澳門尋找珍奇之物已經成為一種慣例。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廣東巡撫范時崇等奏

報差人前往澳門尋藥西洋人送到格爾墨斯藥折〉載：

康熙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臣家人回肇，

齎到武英殿監造　員外郎張常住傳旨與廣東督

撫，奉旨：著尋西洋格而（爾，下同）墨斯，著

實要緊，得了急速臺報上送來。再，著西洋人寫

信，臺報上帶去與廣東眾西洋人，有格而墨斯，

著臺報上送來，如無，將阿爾格而墨斯速速送

來。欽此。外，又藥樣壹包，張常住付來與廣東

西洋人字壹封，臣隨即星夜差人前往廣城、澳門

尋覓，併投發到書字。今據西洋人送到，上寫格

而墨斯子壹包，錫盒第壹盒，格而墨斯藥壹件，

磁碗貯第貳盒，格而墨斯藥壹件，錫小花盒貳盒

樣，壹件小磁杯，格而墨斯製成的藥，第壹盒樣

壹件；又格爾墨斯子壹封。（21）

格爾墨斯葡文 quermes，意為胭脂蟲，是一種

生活在櫟樹上的色如紅胭脂的小蟲。阿爾格爾墨斯

葡文為 alquermes，意為胭脂紅酒，即用胭脂蟲泡

製的一種糖漿藥劑。在澳門聖保祿藥房秘方中，第

二個秘方是一種退燒藥水，主要由四種藥物配製而

成，包括苦苣水、野生菊苣水、底也迦（triaga）以

及胭脂紅酒。（22）這說明澳門聖保祿學院藥房有這種

藥物，而西洋人送到的格爾墨斯很可能就是從澳門

聖保祿學院而來。胭脂紅酒對心臟有好處，據說能

夠治療心悸。 1707年 7月前後，康熙皇帝因為立太

子的問題而心煩意亂，極度憂鬱，還併發了嚴重的

心悸症。法國傳教士羅德先配製胭脂紅酒讓皇帝服

用，止住了最令他心神不安的心悸症。（23）考慮到康

熙皇帝命人火速尋找格爾墨斯藥是在他服用羅德先

配製的胭脂紅酒後不久，則這次尋藥很可能仍與他

的心悸症有關。後來，康熙皇帝派人到整個韃靼地

區及中國各省尋找胭脂蟲櫟樹，試圖用本國所產的

胭脂蟲配製胭脂紅酒，但經過一番努力，最終還是

沒能在中國境內找到胭脂蟲櫟樹。（24）皇上所需要的

胭脂紅酒祇能從澳門獲取，而康熙所需要的西藥遠

遠不止胭脂紅酒，還包括很多其它藥物。

羅德先用胭脂紅酒止住了康熙的心悸症後，隨

之建議他服用產自加那利群島的葡萄酒。適量飲用

紅葡萄酒是有利於心臟健康的，這一點已經為現代

醫學所證明。康熙皇帝接受了傳教士的建議，開始

長期飲用葡萄酒，而葡萄酒的主要來源是澳門和廣

州的西洋人。宮廷曾密令廣東和江西總督驗收歐洲

人帶給他們的供皇帝使用的酒和其他物品，並立即

送往宮廷 　   祇要所送物品上有歐洲人的封印即

可。（25）通過這個途徑，皇帝所需要的葡萄酒可以源

源不斷地得到供應。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皇

上傳旨兩廣總督趙弘燦：“以後凡本處西洋人所進

皇上物件，並啟奏的書字，即速著妥當家人雇包程

騾子星夜送來，不可誤時刻。”趙弘燦接旨後，馬

上將旨意傳達給澳門西洋理事官委黎多（Procurador

do Senado）等，以及廣州各天主堂西洋人。該年 5

月，便有穆德我等交到酒一箱、洋煙一箱，又有西

洋人畢登庸交到酒一箱，景明亮交到酒一箱，藥一

瓶。趙弘燦差家人將這些禮物原封不動，星速恭

進。（26）廣東地方官為完成皇上交給的尋找西藥的任

務，也曾請方濟各會安哆呢修士幫忙；安哆呢所配

製的藥品可能也到達過北京宮廷。（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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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皇帝尋找西藥的旨令，澳門和廣東的西洋

人當然不敢怠慢，而且這是他們討好宮廷的良機。

即使皇上沒有特意降旨尋找西藥，這些西洋人也經

常主動奉獻西洋藥物，以取悅於中國皇帝。 1 7 1 4

年，為了慶祝康熙六十大壽，澳門議事會不僅燃放

禮炮，還準備了豐厚的進貢禮品；在北京耶穌會士

的示意下，聖保祿學院也不甘落後，同樣備齊禮

品。這些禮品中，各種西洋藥物佔很大部分，用葡

萄牙學者索亞雷斯的話說，“簡直可以配備一個小

型藥房了”（28）。根據進貢的禮單，這些藥物包括治

療燒傷的藥片一盒，煙草二盒共十二瓶，上乘歐洲

酒六箱，每箱十二瓶，保心石兩份共十二盎司，上

乘彌撒用酒六箱，每箱十二瓶，金雞納二阿拉忒爾

（arrate l）（29）半，底野迦解毒劑（ ter iaga magna

otomana）二阿拉忒爾，還有各種吐根、阿魏、樹脂

等製劑及各種藥膏、糖漿等。（30）當時在北京的紀理

安（Kilian Stumpf, 1655-1720）神甫和蘇霖神甫在

1715年 2月 14日的回信中稱，皇帝“在看了賀信和

禮單後，馬上表現出了滿意，當場便稱讚了底野

迦、保心石、葡萄酒和煙草等的神奇效果。因此，

對你們的正確挑選，我們表示祝賀。我們也以上帝

的名義希望，這些禮物不但作為對過去所受恩惠的

感謝，也可以為未來帶來好處”。（31） 1719年2月，

澳門議事會委黎多向北京進貢“土物十六件”，其中

藥物有水安息香共二十個，保心石大小共二十個。

兩廣總督楊琳在奏摺中還特意為澳門葡人美言：

“查澳門居住夷人，感戴皇恩，每遇歲時萬壽，頌經

禮拜，共祝聖壽無疆。今備具土物，呈請奴才代

進，乃遠人一片誠敬實心。”（32）可見進貢藥品的確

達到了紀理安和蘇霖二神父所期望的目的。

在清宮武英殿有一間專門貯西洋藥物的“露

房”，據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一載：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東梢間，蓋舊貯西洋

藥物及花露之所。甲戌（1814）夏，查檢此房，

瓶貯甚夥，皆丁香、豆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

膏，匙匕取之不動。又有狗寶、鱉寶、蜘蛛寶、

獅子寶、蛇牙、蛇精等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

巨若小核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曰“德力雅

噶”者，形如藥膏。曰“噶中得”者，製成小花

果，如普洱小茶糕。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

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西洋堂歸武英殿

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此次交造辦處而露房

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33）

據清姚衡《寒秀草堂筆記》卷三載，其父戶部侍

郎姚文田獲賜藥物達一百二十二種，其中“德里雅

噶一百六十斤十五兩三錢，二瓷瓶，二玻璃瓶，四十

三錫盒，治惡毒冷氣、腹內掙痛、脾胃虛弱”（34），足

見清宮儲藏西洋藥物之多。嘉慶朝驅逐宮廷西洋醫

生，貯藏西藥的露房也沒倖免，連舊檔冊也遭焚

燬，使我們難睹其貌。康熙六十一年（1722）對露房

的隸屬關係做了調整，始歸武英殿管理，增設建造

一人，筆帖式二人。（35）此露房蓋始設於康熙時期，

白晉、張誠負責的炮製西藥的作坊應是露房大量藥

品的來源之一。而長期以來，來自澳門的西藥也應

佔其中相當一部分。這間露房中所發現的大量陳年

西藥，是澳門向北京宮廷輸送西醫的線路的物證。

鑒於中國宮廷對西藥的需求，不僅在澳門和廣

州的西洋人經常進貢藥物，而且清前期歐洲來華使

節（36）所攜帶的禮品中也大都有藥物。如據《清會典

事例》卷五O三載，康熙九年（1670）西洋國（葡

萄牙）國王阿豐肅遣使入貢方物，其中有伽枬香、

象牙、犀角乳香、蘇合油、丁香、金銀乳香、花露

等藥物；據和珅《大清一統志》卷四二三載，雍正三

年（1725）西洋（教皇本篤十三）遣使貢土產，內有

厚福水、巴爾撒嗎油、阿噶達片、鼻煙等藥物。雍

正五年（1727）葡萄牙國王若望遣使麥德樂等進方

物，內有藥露五十瓶、鼻煙、葛巴依瓦油、聖多默

巴爾撒木油、璧露巴爾撒木油、伯肋西里巴爾撒木

油等藥物；乾隆十七年葡萄牙國王若瑟遣使巴哲格

來華，所進貢物中有巴爾撒木油、鼻煙等物。（37）這

些藥物多以液體製劑以及油、膏狀藥物為主，其中

大多數很可能是在澳門採辦的。例如其中的巴爾撒

木（嗎）油，葡萄牙文為 balsamo，意為止痛膏、

鎮痛劑，這種藥物在聖保祿學院藥房秘方中十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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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阿噶達片很可能就是聖保祿學院秘方中的

pirolas contra a gotta，即治療痛風的藥片。

每一次歐洲使節訪華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這些藥物的入華也便有了特殊的歷史意義。其中多

數藥物，如藥露、鼻煙等，在中國藥學史上也留有

其痕跡。（38）此處僅着重探討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

明清鼎革未久，鄭芝龍、鄭成功父子在海上建

立了一支強大軍隊，以對抗清軍。為了徹底肅清鄭

成功的海上威脅，清康熙初年頒佈了禁海令，強制

沿海居民內遷50里，並停止所有海運和對外貿易，

違者死罪。澳門中外居民均在被遷之列。這一命令

無疑置澳門於死地。湯若望神甫在北京宮廷為澳門

說情，澳門居民免遭被遷，但仍禁止葡萄牙人通航

貿易。（39）再加上英國、荷蘭等新教國家商業勢力的

競爭，中國官方累年的盤剝，澳門一度陷入了極度

的困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葡印總督受澳門議事

會之請，以葡王的名義派遣瑪訥撒爾達聶（Manuel

de Saldanha）為大使，於康熙九年（1670）出使中

國。此次出使給澳門帶來了一些轉機，葡萄牙國王

阿豐肅因此於 1674年再次遣使來華致謝。該使節為

本篤（Bento Pereira），康熙十七年（1678）到達北

京，向康熙獻非洲獅子一頭。《聖祖康熙實錄》卷七

六載：“（康熙十七年八月己巳）西洋國主阿豐素遣

陪臣本多．白壘拉進表，貢獅子。表曰：謹奏請大

清皇帝萬安，前次所遣使臣瑪訥撒爾達聶，叨蒙皇

帝德意鴻恩，同去之員，俱沾柔遠之恩，聞之不勝

歡忭，時時感激隆眷，仰瞻巍巍大清國寵光。因

諭，凡在東洋所屬，永懷尊敬大清國之心，祝萬壽

無疆，俾諸國永遠沾恩，等日月之無窮。今特遣本

多．白壘拉齋獻獅子。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七十四年

三月十七日奏。”（40）

獅子雖在東漢時代便由西域人入貢中國（41），但

畢竟非中邦所產，所以當看到西洋所貢獅子時，國

人仍充滿了好奇心；文人騷客也紛紛吟詩作詞，除

稱奇之外，當然不忘讚揚朝廷懷遠之意。（42）為使中

國人瞭解異域猛獸獅子，意大利耶穌會士利類思

（Ludovico Buglio, 1606-1682）撰《獅子說》（43），

1678年刊於北京。與同為利類思所著之《進呈鷹論》

一起，是此時期僅有的兩部西洋動物學專著。據方

豪說，二書皆譯自亞特洛望地（Aldrovandi, 1522-

1607）《生物學》。（44）《獅子說》有“獅體治病”一

節，述獅子各個部位的藥用價值，幾乎認為獅子渾

身是寶，無一棄物。其文云：

獅體治病

獅生能力如此之異，獅死亦有異常之用。

血、肉、油、五臟、筋骨、皮革等項，名醫取之

以治病。

獅血塗身，百獸不敢殘害。獅油擦體，百獸

聞之遠遁；傅其患處，能止諸痛；灌於耳，亦止

耳痛。獅肉食之，能去昏迷妖怪。食獅腦其人即

瘋。獅皮作履穿之，足趾不疼；作褥子坐之，無

血漏之病；製造膏藥，入獅乾糞，能脫除疤痣。

獅齒於小孩未生牙前，及脫牙將生之候，懸掛胸

肘間，一生牙齒不疼。食獅心，與別肉伴食，其

人一生無瘧疾。食獅膽，立時便死。將膽調水擦

眼，眼即光明。（45）

這頭非洲獅子經過長途跋涉到達北京，沒多久

就死了。康熙可能通過《獅子說》瞭解到了獅子身體

各部位的藥物價值，便詢問南懷仁，是否可將獅子

身體能入藥的部位取下後再入葬。康熙的這一想法

是否付諸實踐我們不得而知，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中

國皇帝對域外珍藥的興趣之濃厚。

在《獅子說》之前，李時珍《本草綱目》記獅

體入藥者僅獅屎一項，云：“服之，破宿血，殺百

蟲。燒之，去鬼氣。”（46）成書於《獅子說》之後的

《本草綱目拾遺》博采諸家，也僅記獅子油、血、糞

三條，除云獅糞“治一切腿足下部惡瘡，年久不愈

者，塗之即痂而落”（47）略似利類思之說外，看不出

受《獅子說》的影響。但不管怎麼說，這頭非洲獅子

不僅代表了居澳葡人對於免遷內陸的感激之情，而

且通過利類思的介紹，獅子身體各部位的藥用價值

也被介紹到了中國。

通過以上闡述可以看出，澳門西洋人為了博得

中國皇帝的好感，乃是儘量滿足皇帝的各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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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時康熙皇帝對西醫西藥的興趣成就了清前期西

醫入華的一個高潮。澳門西洋人通過派送醫生和進

貢藥物，的確贏得了皇帝的好感，為西洋人在澳門

的地位穩定發揮了一定作用。由此也可看出，文化

交流有時是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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